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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贫困村的诈骗生意经（下） ! 王珊

! ! ! !余干县政法委副书记吴振富拿
着宣传海报，走到一边的宣传栏旁
边，海报的内容主要还是讲述行动
的成果，他希望以此来提高对村民
的威慑力。一开口，他已变成了余干
的方言。或许觉得外地人听不懂，他
也因此而更加放得开。“诈骗的行为
你们这些做父母的应该知道，但知
道却不说。你们不要贪这个便宜。”
“因为能够赚钱，所以我们才不

反对。”一位村民说。当他们自己聊
起诈骗，并不回避。而对外人，他们
则缄口不言。

不断壮大的诈骗圈
一直以来，石溪都是远近闻名

的穷村子，“田比较少，加上道路不
通，勤劳致富也没有好的办法，人一
穷，歪门邪道比较多。”

已经在外地工作的吴明居住在
距离石溪村!公里外的一个村子。上
世纪"#年代初，吴明读初中时就开始
听石溪村的同学讲村民出外搞钱的
故事。最早的诈骗手段是“套铅笔”，
骗人者拿出两支铅笔，皮尺套在其中
一支铅笔上，并用皮尺将两支铅笔缠
在一起，由围观者猜皮尺套在哪支铅
笔上。猜对者赢钱，猜错者输钱。
这其实是一种类似于小魔术的

手法，变换全在皮尺的缠绕方法上，
骗人者可以根据场景来随时调整。
“换句玩笑话，这还算是靠手艺吃
饭。”时兴国说。
那个时候，中国人口流动初现

高峰期。石溪村的村民也开始纷纷
出外谋生。余干县紧邻福建，福建就
成为村民外出的首选。而此时，福建
就已经是诈骗高发的区域，不少村
民也因此受影响。

$%%&年后，“手艺活”发生了质

的变化，而逐渐演变为诈骗。石溪村
的人开始扔假金戒指，骗捡起“金戒
指”的人。一旦有人捡拾起来，就会
出现一名“分赃者”，接下来，分赃、
要钱抵押等。

直到现在，扔金戒指的骗术依
然猖獗，石溪村可谓是这一骗术的
“引领者”。凭着假金戒指等骗术，
石溪村开始富裕了起来。“石溪村
%&年代中期就开始建楼房，是当时
周围村子里最早的。”吴明犹记得
自己的村子直到%&年代末才有楼
房出现。

在骗术不断升级的过程中，诈
骗的范围也在慢慢扩张。吴明所在
的村子也开始有人从事诈骗。吴明
犹记得，当时石溪村有一户人家的
女儿嫁到了自己的村子里，带动全
家搞诈骗，然后慢慢传开，“如今，整
个村子很多人都在做这个”。村里人
经常边打麻将边打手机。
在吴明的村子里，对于上钩者，

他们一律称为“猪”，而将骗人这种
行为称为“杀猪”。在当地，能骗人者
被视为“聪明人”。
为了提供一条龙的服务，村子

里甚至有人专门安装了'()机，用以
套现。一个小村子是藏不住事情的，
套现地成了村里的信息源，谁家骗
了多少，很快都能从这家传开来。诈
骗从石溪村开始蔓延到周围的村
子，进而辐射到临近的几个乡镇。
余干的诈骗气候开始受到外界

关注是在*###年左右，此时正是电
信诈骗开始在全国蔓延的时候。当
时，诈骗术也再次升级。在全国各地
的列车上、汽车站、火车站，只要是
人群聚集的地方，随处可以看到余
干人的身影。他们这一时期的骗术
统称为“脑溢血”诈骗案。

在这类骗术中，诈骗人冒充医
务人员，谎称外出人员在异地患脑
溢血等重病或遭遇车祸，哄骗其家
属将所谓“手术费”“医疗费”汇入指
定账号，少则几千、多则十余万。

*##+年，在被央视《焦点访谈》
曝光后，江西省有关部门和上饶市
有关方面联合余干县，迅速成立专
案组，派出十余名便衣民警前往案
发较为猖獗的广州、武汉、福建、金
华等地火车站，在当地警方的协助
下进行秘密侦查。
后来，有脑溢血诈骗案的主犯

被枪毙了，这件事轰动了整个余干
县城。然而，震慑力显然没有保持多
久，诈骗开始死灰复燃。
如果说刚开始从事诈骗是因为

穷，那么后来则只是出于贪欲。“只
要家里有合适的人选，一般都会做
这个。村里有些包工头，小老板都不
干了，回来做这些。”吴明告诉记者。
在吴明的村子，有的村干部往往

是诈骗的佼佼者。“他们能说会道，家
里人也多，自然赚的也多。”吴明说，
不少村民在“猪”上钩后，没把握，都
会找村干部帮忙。当然，需要从诈骗
所得款中取出一部分作为提成。
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诈骗也更

加具有隐蔽性。作案者只需要通过
网络智能语音平台自动拨打软件来
拨打不特定用户，或者是群发短信
的手段就可实施诈骗，不会跟受害
者产生正面接触，跨区域犯罪的特
征日趋明显。
公安部统计，*#,-年全国电信诈

骗发案四十余万起，群众损失,#.亿
元。而在*&,+年，电信诈骗案发案就
已达三十余万起，群众被骗,&&亿元。
“重金求子”的诈骗手法也从开

始的街头贴小广告，发展到了登广

告、短信群发和电话群拨。“案件的
受害者和报案者大多在外地，等我
们知道的时候，大多都已成了气
候。”时兴国告诉记者。

2000元的宽带
*&,!年*月%日，+/&公司发布“中

国网络骗子地图”，网民可以通过地
图，发现诈骗高发区和作案手段。这
是通过对,*亿终端设备的安全保护
大数据分析挖掘出来的结果，余干
县所在的区域也被用绿色明显标
记，其他为人熟知的诈骗区广西、海
南、福建、云南等也都有显示。
到目前为止，法律对电信诈骗

犯罪定罪量刑仍是采用普通的诈骗
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最低入罪标准
为+&&&元，而电信诈骗往往都是从
小额度开始的。另外，电信诈骗数额
的调查取证有一定难度，“受害者与
罪犯不在同一地区，我们做事也需
要同其他地方的兄弟机构沟通，取
证费时费力也费钱。”时兴国说。

防范意识的增强也是必须的，
而这需要公安部门等相关机构加大
事前宣传力度。“公众在接到诈骗或
疑似诈骗的电话或短信之后要迅速
向有关部门举报，从而对电信诈骗
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态
势。”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向
记者表示。

而在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眼
中，电信诈骗案件，运营商有着不可
推卸的责任。

“基于我对各种案件的分析以
及受害者的回访，他们都有一个特
点，即他们会认定诈骗者是什么人、
什么部门。”陈伟才告诉记者，很多实
施电信诈骗者都会运用改号软件来
伪装，骗取受害者的信任，“受害者甚

至会打,,-查询，证实后深信不疑。”
问题也就提出来了。陈伟才发

现，在*&,+年+&万起电信诈骗案中，
其中使用网络改号电话作案的占
%&!以上。
在他看来，解决电信诈骗乱象的

一个重要的事情，是把虚拟改号的电
话拦截下来，不能让这些伪号接通电
话用户，而这是源头所在。“同一个
地址发出数量巨大的短信，运营商
肯定知道在做什么，但为什么不主
动去作为？因为涉及自身的利益。”
在陈伟才眼中，运营商的责任

远不止此。“一些员工非法出租网络
电话线路参与犯罪；手机实名制未
落实，警方每打掉一个电话诈骗团
伙，都能缴获成百上千张无记名手
机卡……”他罗列着这些已经烂熟
于心的问题。
而在余干县，这些尚未解决的

问题暴露得更为严重。吴明告诉记
者，村子里从事诈骗用的宽带，都是
专门定制的。“普通的宽带一年只需
要六七百块钱，而用来诈骗的宽带
需要向运营商交两千多元或者更高
的费用。”
取保候审之后，李树芳和丈夫

徐家力回到村里。村民得知后，都说
李树芳傻，“在里面怎么能全交待
呢？”李树芳不以为然，反而有些悔
悟，“被骗的人也挺不容易的，都挣
的是辛苦钱。”徐家力坐在旁边，话
不多，他说最喜欢看的是白岩松主
持的《新闻周刊》，“很正直，替老百
姓说话。”
就在两个月前，白岩松主持的

另一档节目《新闻,",》曾专门揭露
电信诈骗，但徐家力错过了这一期，
那时，他还在看守所里。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年第%期

快递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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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军 杨丽萍

! ! ! ! ! ! ! ! ! !"#最先富起来的村民

房子造好了，剩下的木头也卖了，赖梅松
在家待着没事做，跑到亲戚办的一家丝织厂
当学徒。那是歌舞乡最大的一家企业，他想在
那儿学机修工，不管怎么说也得学门手艺。可
是进厂一个月，他就发现了商机，厂里生意很
好，产品供不应求，堂姐家刚造好的房子还有
一间空着。他跟堂姐夫商量：“我们俩合伙买
一台织布机，放在你家那间空房子里。我们给
厂里加工布料，赚取加工费，怎么样？”
堂姐夫欣然同意。他们合伙买了一台织

布机，赖梅松手里的钱不够，又借了 +&&&多
元。织布机像头勤快的小毛驴，没日没夜撒着
欢儿地干起来，第一个月就赚 ,&&&多元钱，
不到半年的工夫，他不仅把债还上了，还从堂
姐夫手里买下织布机的另一半股份，拥有了
一台价值 /"&&元钱的织布机。

,.岁那年，丝织厂不景气了，赖梅松离
开了那里。他失去了目标，回天井岭吧，也许
这辈子就像父母那样过活，像他们那样把“好
日子”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也许这个梦就一
代一代传下去，永远也传不到天井岭外。可
是，不回天井岭，他还能去哪儿？

俗话说，靠山吃山，赖梅松将目光盯在
山林上。山林长高要砍伐，不过，不是谁想砍
伐就能砍伐的，要县林业局确定砍伐区域，
然后进行招标。赖梅松从小就在山里边转
悠，哪种树木喜阴，哪种树木喜阳；哪种喜欢
干燥，哪种喜欢潮湿；哪种树的生长周期长，
哪种树的生长周期短，哪种树的木材适合做
什么，就像天井岭的小伙伴秉性和习惯似
的，他了如指掌。哪片山林能出多少木材，各
等级各占多少，他过去转一圈儿就能估个八
九不离十。
赖梅松看好了两片山林，卖织布机的钱

还没到手，手里的钱不够。他找了两个合伙
人，三人凑钱去投标。他们以 *.&&元钱包下
了那两片山林，雇人砍伐后，将木头从山上运
到公路旁，再雇拖拉机拉到木材市场，卖掉后

净赚 "-&&元。他又以 +/&&元包下了一
片山林，将砍伐下来粗圆木当梁卖出去，
不粗不细当椽子卖了，净赚了近 *万元！
赖梅松成为天井岭村的首富，成为歌舞
乡先富起来的村民。
做木材商不能没有公司。歌舞村的

村民张明星办了一家木材公司，结果老父亲
生病没工夫去打理，就转给了赖梅松。有公司
没场地也不行。天井岭还没通公路，木材放在
家不行。另外，*&世纪 "&年代末通信不发
达，想找人一是登门拜访，二是写信联系，三
是拍电报，电话还是“王谢堂前燕”没“飞入寻
常百姓家”。想安固定电话很难，除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之外，就是拥有一定级别的领导
干部住宅。
赖梅松见歌舞乡有一个闲置的礼堂。礼

堂两道门早已不见，四敞八开，周围是农田。
院内野草丛生，长势茂密，牛屎遍地，虫叫蛙
鸣。除水牛慢悠悠地摇着尾巴进去吃草，连那
些像猴子、山羊似的淘得没边没沿的小孩都
不敢进去，礼堂里边存放着许多口寿材，还有
燕雀之窝，人走进去，燕雀“扑啦啦”地飞出
来，那将是很恐怖的。赖梅松住了进去，晚上
就睡在一块门板上，陪伴他的是门外的月亮
和那些空空的寿材。日子虽然很苦，不过卖一
车木材可以赚 ,&&&多元，这足以让他乐此不
疲。

,%%*年，赖梅松去杭州之前，他的木材
生意已做得风生水起，已赚下 -万多元钱了。
到杭州的第一个月，赖梅松买了第一辆

车———自行车；第二个月，他买了一台煤气
灶。那一年，他赚了 ,0"万元。第二年，他赚了
%万元，并把父母和弟弟接到杭州；第三年，
赚了十几万。,%%!年，赖梅松成了家，娶的是
天井岭村他家对门的村支书的女儿赖玉凤。
*###年时，他在杭州买了房子。到 *##,年
时，他不仅将原来的 *"#平方米的场地扩大
到 /###平方米，每年能赚 ,##多万元，而且
手里已有了五六百万元的积蓄。
读书的那扇门残酷地关上了，赖梅松却

凭自己的力量撞开了另一扇门———财富。他
那年若多考 +0!分的话，也许考上了大学，成
为大学数学教授，或者高级经济师什么的，那
样中国也就没有了中通，“三通一达”也就少
了关键的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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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凑到摊前时，摊上小凳子上坐着一
位三十多岁的男子，手里飞快地切着扑克，嘴
里嚷着押多赔多、押少赔少，边说话边切着
牌，啪啪啪往身前扣上三张，就像随机切出来
的牌。旁边押五块十块的，翻着红的庄家赔
注，翻着黑的周围一阵叹息，钱被压家收了。
围观的十几人，总有跃跃欲试的，也是输

赢各半，没有什么高潮，都注意着庄
家切牌的那双手，有时候觉得人家有
问题不敢买，这时庄家一亮底牌，三
张红的，惹得没下注的好一阵唏嘘。
有人一把赢了一张百元大钞，那面
值，足够让身无分文的鼠标心动了。

这是个老千，鼠标扫过一眼就给
下了定义。关键不在老千，而在于这围
观的人群堆里有三四个同伙在扮演着
“托儿”的角色，而且表演得特别像。

旁人瞧着鼠标过得挺舒服，其实
事实还是有出入的。超市里那些散水
果糖、饼干、沙琪玛之类，肯定不能让
自己吃饱，顶多就是个不挨饿而已，
而且在那里面偷吃风险相当大，真被
逮住，估计揍一顿是轻的。

穷则思变，鼠标穷成这样，怕是
在思变了，而且看见扑克实在有点手痒。庄家
的手法对他来说是小儿科，想当年他老爹打
牌玩麻将，那是直接能赢走别人老婆的水平，
从小耳染目睹，就那五十四张牌对于他就像
身上的某个部件一样，熟得不能再熟了。

比如这个老千就差了点，用的是做了手
脚的扑克，两头宽窄不同，一头切出来是红
牌，另一头切出来就是黑牌了，但旁观者肉
眼根本看不出差别，谁真要押大了，对方手
势一变，出来的绝对是有黑无红，有输无赢。
“想不想玩一把？小兄弟。”庄家热情地

邀请着。“想玩。”鼠标郑重点点头，小胖脸，
傻乎乎的，任谁一看也是输钱的智商。“那玩
玩呗，输赢不大，说不定手气好还赢几把
呢。”后面有人凑热闹了。

鼠标喷了庄家句好难堪的话：“没钱。”
“没钱你站前面干什么？退后退后。”庄家不耐
烦地道。“我押这个，玩不玩。”鼠标“啪”一声，
把队里发的卡片机拍台子上了，那庄家仔细
看了眼，像是个高档小玩意，鼠标不屑地道：

“德国产的，太阳能充电，商店里卖好几千呢
……我就赌你台子上的钱！”台子上钱不多，
庄家眼睛一翻，说：“好！”蹭蹭蹭切牌，然后啪
啪啪拍上来三张。一扬手，让鼠标翻红黑。

不用翻，看手势鼠标已经知道了，三张
有黑无红。他伸手摸了一张，没翻，跟着又摸
一张，也没翻，跟着又摸上了第三张，还没翻
……众人的眼睛都被他的手吸引住了，那庄

家看这货傻傻的，赶紧提醒着规则，
翻着红的自己赔钱，翻着黑的就对
不起了，收手机。鼠标一副白痴相不
屑道：“我摸摸不行呀？我摸到一块
我再抽一张……我这可是第一回
赌，处女赌。”

噌一下子，鼠标把排开的三张
扑克全部捂手底了，就像心虚心疼，
不敢掀底一样，那傻样惹得旁观群
众好一阵笑话，就那几个托也在笑
着，心道再怎么摸也输了，三张牌绝
对都是黑的。却不料变生肘腋了，鼠
标双手一起，大吼一声：“开！”旋即
把三张牌掀起拍在台子上。

只听“啊”地一声，庄家晕眩着
差点朝后栽倒，围观人群一看，哄声
四起。全红！红桃 1、2、3！

“这这这……不可能呀。”庄家小声道。
鼠标一扬手，收起了手机，庄家刚抬头，鼠标
的另一只手早把钱也抓了一把。庄家刚要说
话，却不料鼠标搂着自己，伸着臭嘴吧唧在
那人脸上亲了一口：“谢谢啊，老兄。”

那哥们儿闭着眼，难受得擦着脸上的口
水，对着这么多人哄笑，蒙头蒙脑的。几位托使
着眼色，眼下套人的反被套了，连切牌的也不
知道怎么回事。抹完唾沫的庄家此时才想起那
三张红牌，唯恐是自己记错了，他一翻一看，傻
眼了，大吼一声：“嗨！这不是我的牌，换了！”
“站住！”当托的一位扭头时，鼠标早钻

出了人群，跑出几步开外，一听后面喊，赶紧
加速。“站住！砍死他！”
“站住……”庄家把摊子一扔，四五个人

追上来了，还有抄着凳子当武器的，把鼠标
追得抱头鼠窜，飞快地跑了十几米。路过高
远的那辆追踪车时，哪知他出人意料地一拉
车门，往后座一滚，嘴里不迭地嚷道：“快快，
快走，追上来了！”


